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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回首饥饿年代
2020年 8月，习近平主席对餐饮浪费

行为做出重要指示。2021年 4月出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这说明我们
餐饮浪费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必须

由国家立法予以大力制止。1949年前，反动
政府统治下，老百姓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度日艰难。1949后粮食产量长久没有过关，

全国居民只能采用供给制发行粮票。改革
开放后，粮食供应逐渐丰富起来，供给制取

消，粮食市场开放。随之而来，却出现浪费
粮食的不良现象。虽然党和国家三令五申

“反对粮食浪费”“厉行节约”，但几起几落
粮食消费中的浪费仍然未能解决，而且有

愈演愈烈的势头。餐饮中摆阔的炫耀消费
反映当前经济活动中浮夸的负面现象。同

时居民消费中粮食浪费也触目惊心，机关、
学校等食堂吃不完剩下的米饭、面条、包子

填满泔水桶，外卖餐饮中整盒整盘的饭菜
丢弃随处可见。

我国粮食年年丰收，但并不充裕，仍然
要有危机感。民以食为天，14亿人口的大

国，粮食的供给是头等大事，经不起风吹草
动。据有关报道，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达

3500万吨，其中餐饮浪费约为 1800万吨，
相当于 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追今抚昔，

回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粮食
供应，仍有历史意义。不知往日苦，哪知今

日甜，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寇已全面控制
上海。居民粮食由汪精卫政权下的上海政

府统一解决。供应采取配给制，按人口供应
粮食，这就是所谓“户口米”。“户口米”供应

并不满额，时多时少，时有时无。一个月有
一半粮食购到已算不错。粮店里一旦有米

面供应，店门口人山人海，甚至要排几天队

才能买到。店门口排满了竹椅板凳，有人甚
至连席子铺盖都带来了。店里按照排队先

后发号码，居民再按照号码大小来排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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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沪抗战后，日军
铁蹄下的南洋中学分崩离
析，校舍被日军霸占，外文图书
和物资被大肆掠夺，学校被迫停
课，但校方终不忍看着学生废学，
遂搬迁至盐业大楼和汶林路重新
开学。本期记忆我们请上世纪 40

年代初在南洋中学求学的周
文骞先生讲述他少年时
代的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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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出现了黄牛党，排得好好的队伍

经他们多次冲击搞得七零八落，最后
排在最前面的却变为黄牛党。黄牛党

拿着号码就向居民高价出售，一般要
加价百分之二十或三十。所以当时居

民凭户口买米是件苦差事，“轧口米”
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有一次粮店供应的米中掺有砂

石，这本来是经常现象，但这次掺的
石子是白石子，大小同米一样，真伪

难分。居民买去后要花大力气把小石
子挑出来，一个上午连一碗完整的米

都挑不出来。于是出现了退米风潮，
老百姓到粮店要求退米换米，粮店老

板只能把大门关上，居民在店外大骂
“米蛀虫！米蛀虫！”把店的排门板都

敲破。粮店也有苦难言，因为这批粮
食是由上头拨下来的。有的时候上海

市郊区县也会有人卖“黑市米”，价钱
往往要翻一倍，外来贩米者进市区要

经过日本鬼子把守的关卡，搜出米来
既要没收又要挨打，如果反抗就会被

枪杀。所以贩黑市米的风险也挺大。
起先贩米的妇女把米绑在肚子上，假

装孕妇蒙混过关，时间一长鬼子兵已
弄清奥妙，对妇女搜身更为严格。

当时我正当少年，在南洋中学
（汶林路分校）读初中一年级。开始时

大多数学生自行带饭，学校食堂有一
个大蒸笼，铝制盒饭放得层层叠叠。

学生们的饭菜五花八门。我有时还带
去半个杂粮黑面包，当时离家不远的

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上的哈尔滨、老

大昌，隔日会供应不要户口本的黑面
包，这些面包掺的杂粮麸皮太多了，

硬得不得了，打在脑袋上能起个包，
只好放在蒸笼中去蒸。中午除这个面

包外并无其他配菜。后来学校开了食
堂，吃饭不需粮本，同学纷纷介入，我

也成为其中一员。当时在食堂就餐的
学生将近二十桌，差不多占全校学生

三分之二。一桌八个人，四菜一汤，两
荤两素，饭尽吃饱。但菜质量很差，荤

菜经常是臭带鱼、臭小黄鱼，偶然可
以吃到炒肉丝，也是屈指可数的几

根。学生年纪小，胃口却大，一般都要
吃三碗饭，大家得出经验，盛饭要“一

碗平，二碗浅，三碗满”，吃第二碗时
不要太满，因为太满吃的时间长，盛

第三碗时饭桶已空空如也。吃菜也有
窍门，本来饭桌旁有长凳可以坐人，

但大家都站着吃。因为当时年纪小手
不够长，站着夹菜要快得多。吃菜时

是一碗一碗先后吃，当一人夹第一
筷，后续七双筷子就伸过来，一碗菜

一扫而空。所以读中学几年养成了我
吃饭飞快，不到五分钟就了事，而且

我也习惯站着吃饭。我妻子经常要说

我，“没有人跟你抢，慢慢吃”，但从小
养成习惯了没法改。当时食堂放了几

只泔水桶，等于白放，没有剩菜剩饭
需要倒进去。早晨同学们大多是喝稀

饭上学的，上午上过两节课后就饿
了，饥肠辘辘，听课都没有心思，云里

雾里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熬到中午

进饭厅后，说是吃饭，不如说是“抢
饭”，各个人都狼吞虎咽。晚上回家后

的一餐一般是半菜半粮，黑面粉南瓜
糊，红薯稀饭是经常的，有时候还要

掺着米糠，因为处在时常饥饿的状
态，同学们普遍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天一冷，寒风一吹，耳朵手脚都长满

冻疮，而且疾病抵抗力很差，不少同
学得了肺结核，由于当时缺少特效

药，长期不能治愈，只能退学。
想想往昔时光，当今人民群众丰

衣足食，真是十分可贵，要珍惜来之
不易的成果，杜绝食物浪费，坚决响

应党中央号召。

不向侵略者低头
淞沪抗战后，日本军队霸占了上

海大批土地，原址在大木桥的南洋中

学也在其中，南洋中学有相当宽敞的
校园和优美的环境，日本兵把它变为

军营，学校只有被迫迁址。总部迁至
盐业大楼，分部迁至汶林路（宛平

路）。1942年暑期后，我就在那里读初

中一年级，汶林路分校坐落在一栋四
合院内，三层楼房子，三个年级共六

个班，由于缺少活动场所，体育课也
没有，课间休息只能在马路边上散散

步，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男生中不少
人就在马路上踢球。当时我们踢的是

一种橡胶小皮球，拳头样大小，价格
便宜，一、两块钱一个，可踢个把月左

右。虽然汶林路比较偏僻，来往行人、
车辆稀少，但终究是公共场所，老师

再三告诫我们不要妨碍公共秩序。于
是喜爱踢球的学生到处寻找新的场

所。汶林路、衡山路交界处有一个小
小的衡山公园，绿草如茵，条件很好，

但公园的看守人要赶人。毕卡弟公寓
房有一个大运动场是白俄人所有，用

来打棒球，四周铁丝网围得严严实
实，无法进入。

汶林路当时属于法租界，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英租界

统统被日本兵侵占，而法国的贝当政
府是和德、日、意同盟国站在一起的，

所以法租界暂时还没有日本兵。枫林
桥是法租界同日占区的分界线。枫林

桥现中山医院那一带都是农田，秋收

后稻田、晒谷场到处可见，踢球非常
方便。有一天一位同学借来一个小足

球，这种球比正式赛场上的足球要小
一号，但比我们经常玩的小洋皮球要

大得多，七八个同学在下午课后结伴
前往枫林桥而去。枫林桥口子上，有

一个日军岗亭，行人经过那里，必须
向站岗的日本兵行鞠躬礼。那天我们

经过时正好日本兵对带包裹的路人
搜身，我们一群孩子一下子就溜过去

了。在中山医院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块
晒谷场，把书包衣裳放成两堆作为球

门，大家尽兴踢起小足球，直到夕阳
西下方才收兵，兴高采烈地踏上回家

之路。又遇到了枫林桥的关口，大家

想用来的时候采用的方法溜过去。正

当我们走过岗亭六、七步路之际，突
然后面日本兵大声嚷嚷，用枪逼着我

们退回，他摆开八字脚，握着步枪神
气活现，我们只好向他鞠了一躬，总

算过关。此时此刻大家心中充满着屈
辱和愤怒，一方面感到作为中国人行

走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自由，还要向

侵略者低头。另一方面感到日本人宣
传的“中日友好”，“中日亲善”都是骗

人的假话，日本侵略者就是把中国人
当做亡国的奴隶，大家心中充满激愤。

也更明白只有把日本侵略者打败，赶
出中国，我们才能自由奔跑翱翔。

愤然一击退学
我初一班上有一位从徐家汇来

的同桌，他家里是农民，姓姚。因为营

养不良，大多数学生都是面带菜色，
而他却是红光满面，身体健壮。可惜

他幼儿时是兔唇嘴，唇缝过针，但缝
痕清晰可见，所以同学们给他取了绰

号叫“豁嘴”，而他的名字却无人喊

起。开学不久，学校通知把原来每周
十二节的英语课让出一半给日文课，

这引起同学们普遍不满，认为这是奴
化教育，但在日寇势力范围内的教育

也无法摆脱这种安排。第一堂口语课
是一位衣冠楚楚的日本老师走上讲

台，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日文字母，教
我们学日文中的片假名、平假名。课

后小姚同我讲要给东洋赤佬“吃几生
活，拔伊点颜色看看”。当时我还认为

他是说说而已，没有当真。第二天上
日语课，当日本老师背对学生在黑板

上写字之际，小姚从书包中掏出一只
大乌龟站起来，向日本老师愤然一

击，乌龟打在黑板上，声音很响，前排
学生不知发生什么，后排学生看得清

清楚楚，大家目瞪口呆。平日忠厚老

实，功课不佳的农民子弟却有那样的
血性。小姚口中念念不断地讲：“可惜

可惜，无末掼勒东洋赤佬格骷榔头
上。”日本老师面孔铁青，捡起乌龟，跑

到训导处告状。训导处主任姓朱，专门
拿硬木戒尺打人，我们背后叫他大朱。

大朱气势汹汹冲进教室，大声责问：
“谁干的，站出来”，课堂一片寂静，无

一人应声举报。大朱说既然大家不讲，
那么从第一排开始打起打到有人举报

为止。此时此刻，小姚一下子站起来
说：“是我干的，你要怎样！”大朱用戒

尺打他手心，每打一下，就问“你认不
认错”。小姚一声不响，继续挨打，一共

打了八下，就不认错。最后他用力一把
推开大朱叫着“老子不念了”。随后拿

起书包推开教室大门，扬长而去。
少年中学生的大无畏精神值得

钦佩，小姚代表中国新生一代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决心。当他离去时，课桌

中还有两本书忘记带走，我拿起放在
我的书包中，在初中时代一直珍藏

着。对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可
惜从此之后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